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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瞅着是个棒，浑身都是
刺，勾勾挠挠细看是个满族
字。”这是民间对于满文的形
容。满语学习难度太大，谭珊
珊也一度想放弃。母亲鼓励
她：“如果你能学明白，就能
看懂家谱了 。”谭珊珊意识
到，满语并非她一个人的事，
而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记忆

本报记者杨思琪

一间小教室内，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齐聚
一堂，从几岁孩童到耄耋老人，一起上满语课。最
近，这段视频在微博走红，“叶赫那拉氏后人教满
语课”登上热门话题榜。

近期，记者来到黑龙江省宁安市，采访了叶赫
那拉氏第十五代传人、33岁的满语老师谭珊珊。

宁安，原名“宁古塔”，是满族发祥地，也是谭
珊珊生活的地方。几年前，满族人谭珊珊在一次家
庭祭祀上对满语产生浓厚兴趣，并通过自学熟悉
了满语，如今她正忙着通过线上线下教学让更多
人了解满语。

“我希望以自己的努力，让满语流传下去，不
再‘失声’。”谭珊珊说。

从零开始，学到“上瘾”

谭珊珊的本职工作和满语完全“不搭边”。
她是当地农业农村局一名检疫员，负责给牛

做检疫。检疫员工作繁杂，有时凌晨两三点起床，
和同事一起到屠宰场给牛发“合格证”，要忙到晚
上七八点才下班。

谭珊珊与满语结缘，始于一次与叶氏家谱的
偶遇。

2017年初，家族组织祭祀活动，谭珊珊发现家
谱里很久以前的部分全是满文，后面逐渐变成满
汉双语，近些年变成了全汉文书写。这个细节让谭
珊珊深感忧虑，“这样下去，满语可能就消失了”。

当时，有家族长辈用满语唱祭祀词，谭珊珊觉
得很新奇，凭着语感听出“这段念了两次”“这段好
像又重了”……母亲叶丽珍发现，谭珊珊对满语有
天赋。

十年前，叶丽珍从一家服装公司退休，一直从
事萨满表演。她跟着长辈练习“大浪花”渔家乐秧
歌——这是一种流传于镜泊湖畔的东北传统秧
歌，讲述当地满族“渔猎”“抢婚”习俗，已被列入黑
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萨满文化中很多表达都是满语，各家族祭祀
活动都需要，但是懂满语的人越来越少。这些年，
家里老人逐渐离世，满语要断代了。”叶丽珍很着
急，萌生了让女儿学满语的想法。

没想到，大学时学过韩语、喜欢语言的谭珊珊
欣然答应了。

谭珊珊从网上下载了各种学习满语的课件，
自己研究一段时间后发现，满语的口语和书面语
差别很大。口语中的吞音、连音非常多，有的口语

还没有书面语相对应。
谭珊珊面临最大的困难难觅好老师。在北京、

天津、哈尔滨、牡丹江，一些研究满族文化的满语
老师，有的因时间关系，有的因研究方向不对路，
很难保持长期联系。自学，成了谭珊珊学满语的最
主要途径。

“经常在半夜，看她起来对着电脑学，有时候
吃饭叫她都叫不动。”叶丽珍觉得，谭珊珊学满语
已到“上瘾”的地步。

线上线下教满语

“瞅着是个棒，浑身都是刺，勾勾挠挠细看是
个满族字。”这是民间对于满文的形容。

满语学习难度太大，谭珊珊也一度想要放弃。
一次，叶丽珍鼓励她：“如果你能学明白，就能看懂
咱们家的家谱了。”谭珊珊意识到，满语并非她一
个人的事，而承载着一个家族、一个民族的记忆。

据统计，宁安市人口达44万，其中满族有五
六万人，“加上有满族血统的，可能将近十万
人。”宁安市融媒体中心主任李世勇说，学习满
语是很多满族人的心愿。

谭珊珊写了多本学习笔记，字头、字中、字
尾，红的、黑的、蓝的，有的还用荧光笔反复画好
几遍。经过反复琢磨，谭珊珊终于找到了学习满
语的方法，也把这种学习规律教给更多学生。
“就像汉语拼音一样，先学元音，再学辅音，然后
学字的拼写，接着练习看短文，同时要搭配一些
常用口语。”

去年9月24日，对谭珊珊来说是个特别的日
子。宁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满语学堂”系列讲
座《跟我一起学满语》，采用演播室录播、线上放
映的形式，为学员讲授满族书面语基础。每周
一、周二晚7时40分，教学视频在当地广播电视
台和官方微信公众号播出和推送。

谭珊珊作为主讲嘉宾，起初面对镜头，性格
内敛的她不敢说话。没想到，第一次课后，她受
到很多人欢迎。后来，每隔两周的线下课堂，有
不少人从几十里外的乡村专程赶来听她讲课。

“讲课也是一种激励，让我不放弃。”谭珊
珊说。

为了方便大家学习，谭珊珊还建起了满语
学习微信群，每天中午和晚上，她在群里教授一
句口语和书面语，并逐个检查作业。

“我是满族人，但我一句满语都不会说，一
个满文都不会写，小一辈的就更不用说了，想起
来就很羞愧。”来自宁安市卧龙朝鲜族乡的倪艳
萍已经52岁，她说以前想学但找不到途径，直到
前不久被亲戚拉到群里。

在倪艳萍的作业本上，满文写得工工整整。
她说自己每天上下午各有一个小时练习，谭老
师讲得细，岁数大的也能听懂。

几个月来，这个微信群已经从最初二三十
人发展到179人，汇集了全国各地学习满语的
人。一位名为“凤凰涅槃”的网友本是哈尔滨市
双城区人，如今在宁波打工。“只要有课，我一定
会线上回复，不管早晚。”她说。

“能静下心、坐得住”的人

讲课的视频在微博上走红后，有人给谭珊
珊点赞，认为她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也有人

说“语言不用就会消失，努力是徒劳的”。
面对这些“争议”，谭珊珊很淡定，她不觉

得自己是网红，更不觉得这是一件值得炫耀
的事。

谭珊珊回忆，早在一年多以前自己刚学满
语的时候，身边很多亲戚朋友都不支持。“学这
个有什么用”“满语那么难根本不好传播”……
这些“风凉话”听多了，久而久之也就不觉得“心
凉”了。

然而，付出背后是有代价的。近来，谭珊珊
很少和朋友出去逛街，加上常年坐在椅子上，肚
子上冒出了“游泳圈”，自己也不得不搬到父母
家，女儿需要靠父母帮忙照看。

在她看来，当下最要紧的就是要把满语学
好、再教好。为了增加课堂趣味性，她盘算着在
课堂里“科普”一些小知识。比如，火锅的起源可
能是因为满人打仗，就把锅埋在土地里，行军途
中可以随时挖出来，烧开水煮各种猎物和野菜。
这样一来，火锅代表着战斗力。

如今每个周末，谭珊珊都会和父母、孩子一
起到乡下老家，和叔叔、伯伯探讨满语。她念一
句，让老人们听一句，及时修正是不是原来那个
味道。谭珊珊说，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把满语学
精学透，以后有机会翻阅满文文献。

宁安市一名常年研究萨满文化的爱好者
说，谭珊珊是少有的“能静下心、坐得住”的人。
只有这样，才能把即将消失的语言和文化抢救
回来。

“不要贪多，贪多嚼不烂。”“慢，没关系，但
不能出错。”“一个点的位置不对，这个字的意思
就不对了。”这是叶丽珍对女儿最常说的话，也
是谭珊珊教满语的准则。

在谭珊珊的影响下，她6岁的女儿常拿着手
机，边听边学满语歌。“悠悠着，悠悠着，把卜着
悠了着，悠悠着，狼来了虎来了，马猴跳过墙来
了，宝贝宝贝怕不怕……”这是一首满语摇
篮曲。

宁安市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年底
前，满语就以特色课程的形式走进当地几所小
学课堂，一边由谭珊珊讲授，一边从民族学校招
募和培训老师。

“以后我希望女儿也学满语，不让满语在我
们这代人手中戛然而止。”谭珊珊说，只有不断
传承，一种文化才不会从这个星球上消失。

▲谭珊珊在黑龙江省宁安市录制满语课（资料照片）。 宁安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不让满语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戛然而止”
叶赫那拉氏后人 、满语网红老师谭珊珊教满语

本报记者柯高阳

中等身高，齐耳短发，红色围巾，郑璇的普通
话清晰流畅。若不是她耳朵上戴着助听器，很难把
她与“聋人”联系在一起。

有人说，郑璇是堪称传奇的聋人。她是中国首
位自主培养的聋人语言学博士，曾担任北京残奥
会火炬手，还曾获得“全国最美教师”“全国自强模
范”等荣誉……

但郑璇说，自己没有那么传奇，也没有谁生来
就是坚强者和励志者，但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经历。
她希望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帮助更多聋人建立
自信，更好地适应和融入社会。

以下是郑璇的自述。

自我和解：“我是一个聋人”

1981年，我出生在湖北武汉。两岁半时，一次
生病发烧后的医疗事故，使我患上感音神经性耳
聋，坠入无声世界。

变故突如其来，父母四处求医尝试了许多办
法，病情也未见好转。幸运的是，当时我已经有一
些口语基础，康复难度比先天失聪的孩子小得多。

我爸妈的文化水平不算太高，也不懂教育学、
心理学，但他们有个很简单、淳朴的想法，就是希
望我能跟其他孩子一样说话、上学。

他们给我买了助听器，从a、o、e开始每天教我
说话、发音，从未间断。我没进过康复中心，父母是
我最好的康复老师。记得当时为了方便我跟读儿
歌，爸妈还节衣缩食特别为我买了一个双卡录音
机，这在上世纪80年代算是比较大的支出了。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被送到附近的一所普通
学校读书。一开始吃了闭门羹，直到第二年我的交
流能力稍好些了，才终于通过面试走进校门。

刚进小学时，我诚惶诚恐。上课时不能完全听
清老师的话，只好看别人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有
一次老师教大家唱歌，我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歌，只
好模仿别人乱动嘴巴。回到家后我问爸爸，大家唱
的“抱我”到底是什么？他一听就笑了，原来是国歌
里的“冒着敌人的炮火”。

为了跟上学习，我只好加倍努力。上课时听不
清老师的声音，就一刻不停地盯着老师的唇形，但
是这样也使得我无法兼顾，要“听课”就无法记笔
记，记笔记就无法“听课”；连蒙带猜上完课，课间
休息时得趁别的同学出去玩的时候借来笔记补
抄；放学回家，晚上父母还要帮我“开小灶”，预习、
复习功课……

沟通障碍是聋人的软肋。从小学开始，我就
一直坚持自我康复训练，用随身听把自己说话的
声音录下来，反复听辨，自我矫正，然后再录音。
那时还购买了普通话考级的培训教材，订阅演讲
杂志，口语也慢慢流畅起来。1998年，我考取武汉
大学，念完本科和硕士后，又在机缘巧合之下考
入复旦大学，将手语语言学作为研究方向，在手
语语言学家龚群虎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

大学里，我还开始学习舞蹈，加入了湖北省
残疾人艺术团。我一有空就去参加排练，还参加
过《千手观音》的演出。那时，邰丽华老师已调到
北京工作，但还经常回来指导，我们的《千手观
音》就是她教的。排练的时候演员全是聋人，我们
可以不要音乐，有个人在旁边数拍子指挥就好，
直到最后排练好才配上音乐。到复旦读博以后，
我成了学校研究生舞蹈队的队长，除了给大家编
舞排练，还担任着领舞的角色。在2009年的研究
生毕业晚会上，我表演了3个舞蹈节目。

现在回想起来，舞蹈给了我表达自我的新
路径，也帮我真正接纳了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
身份认同。小时候的我说话不像现在这样清晰，
加上性格又内向胆怯，根本不敢在大家面前说
话。在残疾人艺术团里，我才开始真正学会走入

无声世界，去和手语群体打交道。就在这个过程
中，我终于和自己达成了和解，完全接纳了自己
的聋人身份，可以自然地说“我是一个聋人”了。

唇耕手耘：“我是特教老师”

读博时，我主要是做手语的语言本体研究，但
我并不满足于此，非常希望能把研究成果应用到
聋教育上面——我想做一名老师，而且要做高校
老师。因为在特校是教一个一个的聋孩子，而在高
校是一批一批地培养特教老师，他们将来又会去
教更多的聋生，我想让更多聋人得到改变。

2009年毕业时，我放弃了沿海地区的高薪工
作机会，也没有考虑其他东部高校，直接把简历投
给了重庆师范大学。因为这所学校从2005年起招
收聋人大学生，当时是西部地区唯一的聋人高等
教育办学点，但师资却相对匮乏。许多人看我放弃
留上海的机会觉得匪夷所思，但事实证明，这是一
个非常适合我的工作。

第一次上讲台的时候，我心里很紧张，事先进
行了详细的备课。但面对聋生，我总担心学生能不
能看懂我的手语，所以在讲台上常常问他们，你们
明白我的意思么？学生们总是笑着点头。好在因为
我是聋人老师，和学生们有天然的情感优势，容易
打成一片，学生们都比较喜欢听我的课。凭着这份
“感同身受”，我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很顺畅。

海伦·凯勒说：“盲隔离了人与物，聋隔离了人
与人。”聋教育的中心问题在于沟通。聋孩子常常
表现出的一些心理特征，如敏感、自卑、多疑、情绪
化，这些都是因为沟通不畅。如果给他们良好的无

障碍支持，这些就不是问题了。聋孩子很聪明，
有时候不用说话，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动
作，就心领神会。

作为一名聋人教师，自身的经历让我深深
明白，一个特殊孩子的成长、成才是多么艰难，
既需要父母尽职尽责的投入，也需要良师益友
的指点和教导。所以，我期望以自己的努力改变
更多聋孩子的命运。我的先生和我在同一个学
校、同一个系当老师，也会给聋大学生上课。

特殊教育对我来说是职业，也是事业，给了
我很大的充实感和成就感。学生们自己投票选
出来的“全校最受毕业生欢迎教师”，我有幸连
续4年当选。

2016年，我有幸作为中国第一个公派聋人
教师，到美国聋校孔子课堂任教。这段经历让我
看到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特教方面的差
距，并萌发了强烈的赶超意愿。

孜孜以求：架起“聋”“听”桥梁

工作十年，我最庆幸的是回顾过往，觉得
当初所做的决定依然是基于自己的初心，希望
能够架起“聋”“听”间的桥梁，通过自己的工作
帮到更多的聋人。全国有2000多万聋人朋友，
这个群体的数目不小，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现在我除了做教学科研，也在残联系统做
一些工作，担任重庆市聋人协会主席、重庆市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真正开始直接为聋人朋
友服务后，我愈发切身体会到聋人乃至整个残
疾人群体的处境还面临不少困难，需要社会的
帮助。其中最迫切的，就是改变传统的残障观。

残障观是提升残障人士社会归属感、价值
感的关键一环。传统的残障观是呼吁人们献爱
心，同情关怀残疾人群体。而新时代的残障观应
是去除人们心中对“残障”的定义标签，构建一
个无障碍的社会环境，不过度关注残障人士的
短处，让残障人士发挥最大的潜能。唯其如此，
才能帮助更多的聋人建立自信，更好地适应和
融入社会。

我有句话经常挂在嘴边：“除了听，聋人们
什么都能做。”这是美国加劳德特大学首位聋人
校长金·乔丹的名言，也是对新时代残障观的诠
释。换句话来说，残疾不是缺陷，它是人类生命
多样化的特点。

一个现代的、文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对弱
势群体充满宽容的社会。聋人和听人的融合，是
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不仅需要聋人自身的努
力，也需要全社会的接纳。我不希望聋人敬佩我
仅仅因为我是博士，博士敬佩我仅仅因为我是
聋人。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和社会服务
工作来说话，推动中国手语翻译和聋教育事业。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语言沟通问题，不再是
困扰聋人的迷局。无论是使用口语还是手语的
聋人，都可以享受良好的无障碍环境，都可以获
得最大化发展，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郑璇在示范手语手势。（李向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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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手语翻译和聋教育事业

唇耕手耘，在“聋”与“听”之间架起桥梁
记中国首位自主培养的聋人语言学博士郑璇

采访郑璇时，我一直在试图勾勒一个问题
的答案：这位38岁的聋人女教授，到底是个什么
样的人？

她是个大忙人。联系采访时，不巧她正在浙
江参加一个聋校国家课程的教学研讨会。过两
天再看她的朋友圈，又去了四川担任手语朗诵
大赛的特邀评委。直到她风尘仆仆地回到重庆，
我们的采访才终于安排上。

见面时，她又说下午和晚上都排满了课，这
次出差回来有30多节课要补。上课间隙，记者和
她一起在食堂吃晚饭，她的筷子几次举起又放
下，一会儿回复全国各地想报考特教专业的学生
咨询，一会儿审核重庆聋协的微信公众号推
文……学生们提起郑老师，也说她太忙太累。上
课、做课题、编教材、全国各地做交流研讨……占
用了太多时间，她几乎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有
时见不到她，郑老师就在微信上指导我们，对学
生的事是有求必应。”

她也是细心的。去日本出差，回来时给每位
学生都带了礼物。女生收到的礼物是眉笔，男生
的则是润唇膏。2019级研究生赵莉是聋学生，有一
次校外专家来讲课，她听不太清，郑老师看她表
情茫然，就主动做起了手语翻译。

采访时，说到记者因为跑突发新闻需要常备
雨伞、手电筒等应急物品，她变戏法似的从包里
拿出一把只有口服液瓶子大小的迷你雨伞：“这
种雨伞特别轻便，推荐给你！”难怪同学们戏称她
的包是“百宝箱”，里面什么都有。

她又是极认真的。在记者旁听的一节手语
课上，郑璇布置的作业是用手语拍一段小视频，
把数字1到10的手势都用进去，然后分组轮流上
台展示。有一组学生设计的剧情是：“我失聪后
听不见别人说话很伤心，后来戴上了助听器，就
开心地笑了。”

郑璇笑着给孩子们点赞，表扬作业完成得不
错。随后她又收起笑容，问学生：“是不是用上助
听器，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呢？”她用手语向孩子们
解释说，助听器只是让聋人更好地接收外界信
息，但更重要的是还要帮助聋人提升语言能力，
融入社会。

课后提到这个细节时，郑璇又补充说，聋人
的语言能力的训练和提升需要很长的时间，心
理调适和身份认同的建立则是更为艰难和漫长
的一个过程。

和郑璇交流，她谈得最多的不是自己，而是
对聋教育的规划，以及聋人事业还要做哪些工
作。看得出来，她是把聋人事业当成了使命。相信
因她的推动，越来越多的美好即将发生。

■记者手记

让美好发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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